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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智 若 愚 
 

傳道書之（五）7:23-11:6 

引言、「第三類智慧」 

 

說到智慧，在基督徒心目中出現的，很可能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智慧，第一種是所謂「屬靈的

智慧」，教你如何天天讀經祈禱事奉做見證，然後就在今生有福氣在來世有永生之類；第二

種是所謂「屬世的智慧」，教你如何在世界打滾出頭向上爬或至少「混口飯吃」。會眾在教會

「講台」下聽到的自然是「純一不雜」的「屬靈的智慧」，但回到公司學校社區家庭甚至教

會「日常」的管理和運作裡，實踐的自然是「屬世的智慧」。久而久之，這兩種智慧在「崇

拜講台」上和「現實生活」裡雖然誓不兩立，「有你沒我」，但是在實際生活上，我們卻可以

非常巧妙地「安排」它們出現的先後和場合，肯定它們終我們的一生都不會「碰頭」，都可

以「和平共存」。 

 

事實上，只有極少數的「傻子」，才會真心實意將他們在「崇拜講台」下（或在祖宗遺教和

經典裡）聽到的「智慧」踐行在「現實生活」裡，然後碰到焦頭爛額，像年青時候的摩西和

以利亞那樣。當然，大家別忘了還有一些「戲子」，這些人很懂得「別出心裁」地將「屬世

的智慧」偽裝為「屬靈的智慧」，一邊在世界裡打滾，一邊又在「宗教界」身處高位，就像

主耶穌基督年代的祭司和法利賽人那樣。【可參見拙作《戲子無義》一文】 

 

在《傳道書》裡，傳道者既不忍心看見我們太輕率於做「傻子」，而現在就死在人間的「毒

手」底下，又不忍見我們做「戲子」，而將來死在上帝的審判裡頭，於是，傳道者就教我們

學做第三種人──「智者」，並傳授第三種人所必備的「獨門智慧」──「第三類智慧」。 

 

所謂「第三類智慧」是一種「立體」的智慧，它兼及天上與人間，顧及屬靈和屬世，包容超

然及平庸。它既能「定睛於一極」，又可以「遊刃於兩行」。它的目標至為崇高，它的手法卻

相當低俗。所以，「偽君子」嫌它不夠君子，「真小人」又嫌它未夠小人，故而「世界」不能

相容，「教會」不能接受。總之，它不三不四，不倫不類。然而，天下人間，只有它才是「真

智慧」，只有它才是能夠真正扣緊「一極」和落實「人間」的大智慧。 

 

我今天的講題名為「大智若愚」，大家應該猜到了幾分，就是「第三類智慧」一定是以某種

「愚蠢」的面貌出現人前的。這自然沒有猜錯，不過，對於這個「愚」的概念，大家一定要

理解得寬廣一些。事實上，聖經語言與中國文化「英雄所見略同」，就是關於「愚」的概念

的涵義都十分豐富，知性上的「愚蠢」（蠢笨無知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此外，還有性情

品格上的「愚頑（頑固保守）」和「愚妄（狂妄自大）」，以至信仰和道德上的「愚奸（邪惡

乖謬）」等等意思。所以，「大智若愚」就不僅是有智慧得來好像有點「蠢」那麼簡單，而是

還有點「邪氣」、有點「偏門」的意思。今天，我會透過解讀《傳道書》七至十一章接近五

章的經文，分列五點告訴大家，究竟甚麼是「大智若愚」的「第三類智慧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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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智若頑（膚淺頑固） 

 
7:26

我得知有等婦人比死還苦：她的心是網羅，手是鎖鍊。凡蒙上帝喜悅的人必能躲避她；

有罪的人卻被她纏住了。
27-28

傳道者說：「看哪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個正直人，但眾

女子中，沒有找到一個。」 

 

看這些說話，若我不告訴你它的「出處」，你一定以為是出自某些極度膚淺和頑固的「教條

主義者」或「道德家」的口。驟看，這幾句話極盡低貶女性的能事，說她們又「苦」（我得

知有等婦人比死還苦），可以指客觀上的苦，但更可能指主觀上的苦，即由早到晚在「怨自

己命苦」然後咒罵全世界之類；又「毒」，是殺人不見血的「男人殺手」（她的心是網羅，手

是鎖鍊。......有罪的人卻被她纏住了）、還「惡」（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個正直人，但眾女

子中，沒有找到一個）。總之，可以用得的最壞的形容詞，全部都放在「女人」身上了。 

 

這些經文有些針對部分女人（26 節），有些針對所有女性（27-28 節），但無論如何，都是對

女性「大不敬」的話。在今天這個「婦權抬頭」的社會裡，誰還敢說出這些「愚頑話」，不

被告上法庭，也必要被罵個體無完膚。我就見過有些大牧師和大學者，曲意迴避這三節很可

以「惹禍上身」的經文，一是爽性視而不見，繞過不解，一是曲為之說，說這只是作者（所

羅門）的「個人意見」，作不得準，甚至是他晚年栽在女人手上之後的「憤激之辭」云云。 

 

但是，大家綜觀《傳道書》，就一定可以肯定傳道者的「智商」絕對不可能是這種頑固膚淺

的「級數」的，問題是，他為甚麼要講出這樣頑固膚淺的說話呢？首先，我們斷然不可以學

那些大牧師和大學者那樣「耍走」這些經文，因為那不是解經，而是「刪削」聖經（改經），

是極大的罪。對，孤立來看，這些經文確給我們不少困擾，但我們不應「耍走」它們，而是

要「正視」它們──就是回到經文的上文下理裡，認真細意地尋找作者的整全意思。這段「愚

頑的話」的上下文理是這樣的： 

 
7:23

我曾用智慧試驗這一切事；我說，要得智慧，智慧卻離我遠。
24
萬事之理，離我甚遠，

而且最深，誰能測透呢？
25
我轉念，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尋求智慧和萬事的理由；

又要知道邪惡為愚昧，愚昧為狂妄。......我將這事一一比較，要尋求其理，我心仍要

尋找，卻未曾找到。
29
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們尋出許多

巧計。 

 

只要放回文章的脈絡裡，我們就可以看得到：第一、整段經文的「主題」斷然不是「男女比

較，女人更壞」，而是「智慧」及「對智慧的追尋及其結論」的問題。第二、傳道者完全沒

有將「我得知有等婦人比死還苦」以及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個正直人，但眾女子中，沒

有找到一個」等視為他尋找智慧的過程中的「結論」，反之，他一再強調他「未曾找到（結

論）」。第三、傳道者倒是將他的「結論」放在最後──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

人原是正直，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」之上；非常明顯，傳道者所要比較的是上帝與人，而不

是男人和女人。他的真正結論是「上帝總是好的，而人總是壞的」。 

 

其實，傳道者是用了很了不起的「幽默感」來凸出這個結論，就是所謂「男人好過女人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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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見，不只是「五十步笑百步」，而是「九百九十九步笑一千步」，不過是個「笑話」，事實

上只要用上帝的尺度量一量，最好的「義人」都不外如是，根本上是「沒有一個義人」。這

裡，傳道者提出「男女比較，女人更壞」，其實只是一個「陪襯」（「假對比」），讓我們更深

明白上帝與人的不同這個「真對比」。不過，相當可悲的是，我們的大牧師和大學者，卻大

多數是最沒有幽默感的人──於是，有些就照足字面去「謑落」女性和姊妹，固然可鄙，有

些就不敢得罪「女權」而「自我審查」刪削經義，也一樣可恨。 

 

所謂「大智若頑」，意思是這些智者有大智慧，卻故意表現得很「愚頑」（頑固保守，食古不

化）的樣子，講些很「笨」的「反話」，目的之一是要試出聽的人是否有真智慧──「屬靈

的幽默感」，並據此尋找出「志同道合」的人。所謂「屬靈的幽默感」並不是甚麼深奧的東

西，必需要的，是你有一份「謙卑」──自甘與說話者一起「裝傻」一起「玩」。譬如小孩

子在玩「家家酒」，拿著明明是假的餐具和食物，玩得很認真「投入」的時候，你卻不要以

為他們是「傻」的，於是看不過眼，說這杯子是假的、這麪包是塑料不能吃的。其實，他們

只是「裝傻」而已，「真傻」的是毫無幽默感的你！傳道者說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個正

直人，但眾女子中，沒有找到一個」，說說而已，你這麼看不開幹嗎？ 

 

或者有人會問：傳道者為甚麼不老實直講「上帝總是好的，而人總是壞的」，而要用「男女

比較，女人更壞」來作個不三不四又會引起誤解的「陪襯」呢？我的答案對於「幽默感」的

要求可能更高，就是： 

 

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造人原是很有幽默感的，但他們自己搞成了死心眼。 

 

真正的智者總是「大智若愚」的，就是像傳道者那樣，一面不斷強調自己愚昧無知──「我

找不到」，「我查不出」、「我只知道」或「我不知道」，卻同時又是心中有底、胸有成竹的。

他們不糾纏於小節，在小事上常常「裝蠢」，甚至犯些「小錯」，講些「蠢話」，但在真正的

關節處卻能夠握中要領，穩如泰山。至於他們的相反，即是「大愚若智」的人，卻是總愛表

現自己的「識野」（曉得），於是事無大小都計較到要「正確」到小數點後五個位，可是，對

於最關鍵致命的大是大非，卻往往視而不見，一塌胡塗。 

 

二、大智若佞（奸佞奉承） 

 
8:1
誰如智慧人呢？誰知道事情的解釋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，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

變。
2
我勸你遵守王的命令；既指上帝起誓，理當如此。

3
不要急躁離開王的面前，不要

固執行惡【冒險犯難】，因為他凡事都隨自己的心意而行。
4
王的話本有權力，誰敢問他

說「你做甚麼」呢？
5
凡遵守命令的，必不經歷禍患；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。 

 

這段經文，若不講明出處，你會以為是出自「老子」或「韓非」或者某位「醒目人士」（識

時務者）的教導，充滿「奉承自保」的意味。這段經文，傳神一點應該譯成這樣： 

 

誰是「醒目仔」（識時務者）呢？誰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呢？真正「醒目」的人很懂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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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表情，很曉得示人以「和顏悅色」的道理。怎樣示人以「和顏悅色」呢？最要緊的是

一定要當面服從王上的聖旨呀！你好歹也在上帝面前宣過誓效忠，就更無話可說。王上

有甚麼不如你意，你千萬不要一不高興掉頭就走，不要跟王上過不去，不要以下犯上。

因為王上就是王上，他愛怎樣就是怎樣。他說了的就是聖旨，誰敢問他「你究竟在幹甚

麼」呢？凡服從王上吩咐的，就不會遭遇大麻煩。「醒目仔」就是這樣知時知機的。 

 

這樣「露骨」的教導，當然「偏門」和「邪氣」得很，但我懇請大家老實，這些教訓不是很

「寫實」麼？活在人間，有幾多「政治」、有幾多「人情」，你避得多少呢？真的「讀經祈禱

事奉做見證」就可以一輩子麼？事實上，為了討得一個可以讓你「讀經祈禱事奉做見證」的

空間，你倒是不得不「醒目」一些，先求得以在這個世界裡「生存」。若連「生存」都成問

題，還講甚麼「讀經祈禱事奉做見證」？傳道者說，你總要曉得這是個「甚麼世界」： 

 
8:10

我見惡人埋葬，歸入墳墓【得好好安葬】；又見行正直事的離開聖地【或譯墳墓】，在

城中被人忘記。這也是虛空。
11
因為斷定罪名不立刻施刑，所以世人滿心作惡。 

 

原來，這是個善惡顛倒、惡人當道的世界，「強出頭」只會做炮灰，不可能成大事。傳道者

當然也沒有將這種「生存哲學」推到極限、推到第一，認為為了「生存」就可以不擇手段和

犧牲一切。他更相信善惡顛倒和惡人當道是有極限的，上帝的審判「終有一天」會來到，問

題是不是「現在」。所以，暫時上講，不先求生存而隨口說「殉道」，也是很沒有智慧的。總

之，殺身成仁有時，苟且偷生也有時，為「生」計，就要有一點「大智若佞」的智慧。 

 

坊間頗不少人又以為，這是傳道者在「君主政治」或「獨裁政體」底下無可奈何的一種講法

而已，今天是「民主社會」啦，就不用講得這麼「灰」了。講這些話的人，我不知他們真不

知還是假不知，就是今天的「人民」或「民意」或「輿論」，可以「惡」成哪個樣子？我看

好些人就因為怕「女權」這種「民意」，就把上一段那幾節表面低貶女性的經文「耍走」，不

敢認真對待。大家記得嗎？當年，彼拉多也是在「順應民意」的情況下將主耶穌處死的。以

前的人活在「順應君意」的陰影下，今天的人活在「順應民意」的陰影下，兩者比較，時勢

其實是一樣的艱難凶險，而且，現在還多了一份「詭異」，因為在「民意」之下，最後你連

死在誰的手下也搞不清楚。總之，日光之下，少一些「大智若佞」的智慧，不懂得一點人情

世故，變通變通，你都很可能「生存」不了。 

 

三、大智若逸（貪圖逸樂） 

 
9:7

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，心中快樂喝你的酒，因為上帝已經悅納你的作為。
8
你

的衣服當時常潔白，你頭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
9
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，就是上帝賜你在

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，當同你所愛的妻，快活度日，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

事上所得的分。 

 

這段說話，又是若不講明出處，大家又會以為一定是出於某個「享樂主義者」的口，教你今

朝有酒今朝醉，過一種盡情享受，貪圖安逸的人生。傳道者之所以會這樣說，當然，又有他

的上文下理。它的「上文」是這樣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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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:1
我將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詳細考究，就知道義人和智慧人，並他們的作為都在上帝手

中；或是愛，或是恨，都在他們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2 凡臨到眾人的事都是一樣：義

人和惡人都遭遇一樣的事；好人，潔淨人和不潔淨人，獻祭的與不獻祭的，也是一樣。

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
3
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

有一件禍患，就是眾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樣，並且世人的心充滿了惡；活著的時候心裏狂

妄，後來就歸死人那裏去了。4 與一切活人相連的，那人還有指望，因為活著的狗比死

了的獅子更強。
5
活著的人知道必死；死了的人毫無所知，也不再得賞賜；他們的名無

人記念。
6
他們的愛，他們的恨，他們的嫉妒，早都消滅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

上，他們永不再有分了。 

 

它的「下理」是這樣的： 

 
9:10

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；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，沒有謀算，沒有知

識，也沒有智慧。
11
我又轉念：見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贏；力戰的未必得勝；智慧

的未必得糧食；明哲的未必得資財；靈巧的未必得喜悅。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

會。
12
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魚被惡網圈住，鳥被網羅捉住，禍患忽然臨到的時

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 

 

傳道者表面上教我們貪圖安逸，「享受現在」，內裡的原因，是人生世上，日光上下、生前死

後都有太多「講不清楚」、「查不明白」、「不能知道」的事情。日光之下見到的光怪陸離的人

情世態，我們不能明白，日光之上的神秘莫測的上帝旨意，我們也不能明白，若我們事無大

小都要去「講清楚」、「查明白」才肯罷休，那我們就注定一輩子都痛苦不堪，甚至會對上帝

產生懷疑和怨恨，嚴重破壞我們的信心。所以，傳道者告誡我們，做人應該「安份」──凡

事「盡了人事」就算數了，至於成敗得失，褒貶譭譽，最後都交由上帝定奪，自己也就不要

再粗心，有空倒不如去「歡歡喜喜吃你的飯，心中快樂喝你的酒」了。 

 

明白到這是個甚麼世界，明白到自己不過是人，明白到上帝總有祂的時候和計劃，明白到好

多事情「勉強無益」，然後就去「放鬆放鬆」，「歡歡喜喜吃你的飯，心中快樂喝你的酒」，這

就是「大智若逸」，是建基於洞透世情的「大智」而生出的一種「逸樂心態」。不過，這與基

於「無知」而沉迷追逐於人間享樂的那種「逸樂心態」完全不同，絕不可同日而語。 

 

四、大智若鄙（粗鄙庸俗） 

 
10:19

設擺筵席是為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；錢能叫萬事應心。
20
你不可咒詛君王，也不可心

懷此念；在你臥房也不可咒詛富戶。因為空中的鳥必傳揚這聲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說這

事。 

 

這裡，傳道者非常（甚至過分）老實，說了一句我們個個「心裡相信」但「口裡不承認」的

至理名言──「錢能叫萬事應心」，還提醒你不要「憎人富貴」，不要講財主閒話，因為財主

的勢力非同小可，是你萬萬得罪不得的。同樣，這番說話若不說明出處，大家就會以為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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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出自一個貪財好利的「卑鄙小人」的口吻。當然，相當一些毫無幽默感的「解經家」，看

見這樣「粗鄙庸俗」的話，就心裡非常「不安」，於是又想千方百計將它們「耍走」，甚至認

為這是「外人」加入聖經原文裡的。這些「解經家」一面「解經」一面「改經」，其實應該

叫做「改經家」。 

 

其實，金錢的勢力有多大，大家不是天真到不知道吧？──教會一朝到晚講「屬靈」，但大

家心清眼利，怎麼不看得出：「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」，樣樣都要講「錢」，樣樣都無錢不行

麼？我就聽過太多的「見證」，都是與錢（或所謂「奉獻」）有關的，上帝真不知在甚麼時候

變成了專司「教會財務」的「財神」？甚至時至今日，許多掛著「基督教」招牌的機構，門

口都同時掛上捐錢給它們的「賽ｘ會」或「ｘｘ財團基金」的招牌，這樣，他們的牧師們還

可以「咒詛富戶」麼？當然不可以。總之，「錢」的勢力之大，滲透力之強，自古已然，只

是今天更甚。事實上，傳道者只是「老實」，他只是「如實」地講出「有錢大晒」的人間真

相，叫弟兄姊妹在踐行真理時不要天真，要知進知退。大家且看看這段教訓的「上文」： 

 
10:8

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拆牆垣的，必為蛇所咬。
9
鑿開石頭的，必受損傷；劈

開木頭的，必遭危險。
10
鐵器鈍了，若不將刃磨快，就必多費氣力；但得智慧指教，便

有益處。
11
未行法術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後行法術也是無益。 

 

這段話裡，傳道者非常生動傳神地告訴我們：「一定要認定現今是甚麼時勢，自己在甚麼環

境，不要冒險犯難，不要與世界硬拼，不要『自掘墳墓』（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）、不

要『身陷險境』（拆牆垣的，必為蛇所咬）、不要『以卵擊石』（鑿開石頭的，必受損傷，劈

開木頭的，必遭危險），總而言之，不要不自量力自取滅亡！」所謂「未行法術以先，蛇若

咬人，後行法術也是無益」，看似費解，其實只是說這個世界「爛局已成」，連「神仙」（行

法術）都難救，你就不要不自量力，去死幹硬拼了。再看看這段教訓的另一個「上文」： 

 
10:16邦國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樂，你就有禍了！17邦國啊，你的王若是

貴冑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時吃喝，為要補力，不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！
18
因人懶惰，房頂

塌下；因人手懶，房屋滴漏。 

 

有好些「飽食無憂」的人總喜歡很「靜態」地將這些經文解成甚麼「治國箴言」，譬如說甚

麼「一個國家若然君臣上下努力工作，不過度追求奢華享樂，則那個國家就必安定富強」云

云。誰不知道？這些都是毫無「幽默感」的所謂釋經。其實，傳道者說的只是一個「如果」

而已，言下之意，是「係就好囉」（是就好了），再言下之意，是「君臣上下努力，不貪求奢

華享樂」的情況其實是世間罕有的「理想」，再再言下之意，就是「設擺筵席是為喜笑。酒

能使人快活；錢能叫萬事應心」才是「常態」，即是國家君臣上下，一片歌舞昇平、奢華宴

樂、唯利是圖、貪污枉法──才是「政治現實」呀！ 

 

傳道者實在是一片苦心，要我們明白「這是個甚麼世界」，明白「錢」對絕大多數人的「魔

力」究竟有多大。這不是叫我們與世人一般追求財利，只是要你知道，你自己「清高」，卻

不要以為人人都像你這麼「清高」，「曲高必然和寡」，有時候，為了「生存」，你的「曲子」

就不能唱得太高，至少不能唱得太響，要小心「空中的鳥必傳揚這聲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說

這事」，有人打你小報告。動不動就得罪權貴，那你就肯定沒有「好日子」過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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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大智若狡（投機狡詐） 

 
11:1

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著。
2
你要分給七人，或分給八人，因為你

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上。......
6
早晨要撒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

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；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兩樣都好。 

 

這裡，傳道者更加教我們「投機取巧」──「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......你要分給七人，或

分給八人」，意思是要你趁著自己「好境」的時候，盡用你的「本錢」去「廣行施捨」，好待

將來自己「不濟落難」的時候會「有好報」。因為人總有「三衰六旺」，所以一定要「未兩綢

繆」，「早晨要撒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」，意思是要做「多方向投資」，為將來做好各

種打算，以防各種不測。這樣的說話「俗不可耐」，若不講明出處，大家一定會以為是「索

羅斯」或「巴菲特」之類的「股票炒家」所說的話。 

 

奇怪的是，對於這樣教人「投機取巧」的教訓，大多數的牧師與學者卻並不反感。我猜想主

要的原因是「資本主義」其實一早就「攻陷」了基督教，大家對「投資」與「投機」（我實

在看不出兩者有甚麼不同！）並沒有本質上的反感，只要「不過分」云云，就大家都十分受

落。即使在所謂「金融海嘯」之後，我聽到的「信息」，絕大多數不是對「投機行為」的譴

責，而是對「投機失利」的「安慰」，甚至是對「投機策略」的「提醒」（譬如照「炒」但不

要「炒」太大之類）！事實上，為數不少的教會或宗派，自己也有去投資甚麼股票或基金之

類，自己也「炒埋一份」，自然不會「反感」！但是，回到經文的上下文，看看傳道者說這

些話時的背景、前提和心境，我們就發現傳道者並不是說得這麼「從容」和「自然」的： 

 
11:1

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著。
2
你要分給七人，或分給八人，因為你

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上。
3
雲若滿了雨，就必傾倒在地上。樹若向南倒，或向

北倒，樹倒在何處，就存在何處。
4
看風的，必不撒種；望雲的，必不收割。

5
風從何道

來，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；這樣，行萬事之上帝的作為，

你更不得知道。
6
早晨要撒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；

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兩樣都好。 

 

傳道者說這些教訓時的心境是十分蒼涼的，他深深明白甚麼是「天命難違」──「雲若滿了

雨，就必傾倒在地上。樹若向南倒，或向北倒，樹倒在何處，就存在何處」，這些都是人力

無法改變的定理或事實，同時又曉得甚麼是「天意難知」──「風從何道來，骨頭在懷孕婦

人的胎中如何長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；這樣，行萬事之上帝的作為，你更不得知道」，這些

都是人智所不能知道的事理或命定。總之，人有霎時禍福，百般無奈，為「生」計，你就不

能不做一點看似詐狡的「兩手準備」，以防萬一了。 

 

不過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這種貌似「投機」的行為絕對不是「沒有信心」的表現，倒是「有

信心」的表現，就是明白到自己只不過是一個人，不自信自恃自己能掌控生命與際遇的「謙

卑」表現。留意，傳道者這種「大智若狡」的智慧緣出於「信」──承認人的限制、無知與

無能，與今天坊間的「心理學」或「成功神學」所提倡的，建基於人妄圖操控結果的自恃自

信──即「不信」──的狡詐（投機取巧）行為，完全是兩碼子事，絕不可以混為一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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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、請不要忘記「幽默」 
 

我們知道，人類的罪始自始祖吃「分別善惡果」──智慧果。即是，罪惡竟是由人的「追求

智慧」開始。所以，要得救，就必須反其道而行，走上某種「棄絕智慧」的道路──信。信

就是不再妄圖自我判斷，而上帝說一句，就信一句，跟一句。不過，這種「上帝說一句，就

信一句，跟一句」的信心──真智慧，我們如果欠缺「幽默感」，就很容易將它簡化甚至曲

解為「教條主義」，完全妄顧現實環境，死心眼地執著字面死幹硬拼。結果，若不是「過早

殉道」，就是弄巧反拙，因看見其道不行就走回世界，爽性放棄信仰了。 

 

傳道者卻告訴我們，日光之下的最高智慧，即大智若愚的「第三類智慧」，既不「凝滯」於

世界，亦不「抽離」於世界；它最終要領我們回歸天家，卻又先踏足於人間。它高超，但亦

看似平凡，甚至庸俗；它出於超凡脫俗的「大智」，但自甘於低微鄙俗的「若愚」。它不貪求

外表上的「一塵不染」，只求內心裡的「光明磊落」──就是在人間「見步行步」地踐行基

督真理，不貪多務得，不妄圖救世，不高言大志，不矯情造作，做得一些得一些，救得一個

得一個，安分於點滴耕耘，滿足於點滴成就。 

 

最後，必得補充一點，就是單看表面，「第三類智慧」的確有點「邪門」，不似得「牧師」在

講台上講的，或是「學者」在論文裡發表的那麼「純一不雜」或「論證嚴明」，不小心理解

和應用的話，的確有「走火入魔」的可能。但這是迫不得已的，因為傳道者講的不是「虛懸

半空」的「教義學理」，而是要落實人間的「生存智慧」──即是既要讓人生存，也要讓真

理生存的「實用智慧」。傳道者所關懷的不是「一字不差」的信仰理念，而是即使「七折八

扣」但畢竟能夠落地的仰信實踐。為此，就不得不因應這個「人間平台」，以至有若干「大

智若愚」、「大智若逸」、「大智若鄙」、「大智若狡」等等的表現。 

 

對於傳道者這些帶點「邪氣」和「偏門」的教導，大家一定要有足夠「幽默感」來領略，就

是傳道者只是叫你「若（好像）」而已，都是無可奈何、迫不得已而為之的，不是叫你真的

變成「愚蠢」、「安逸」、「卑鄙」和「狡詐」。當然，就連我自己也擔心大家會不會「弄假成

真」──初而「大智若愚」，後來卻是「大智成愚」！靈巧「像」蛇卻靈巧得過了頭，最後

變成了真的「蛇」（撒但門徒）！正是看醫生也要完成整個「療程」，大家一定要聽完下一篇

道，就是《傳道書》的最後一講──《天上人間》，好可以在變幻莫測的世事和隨機隨遇的

應對之中，仍有個永遠不變的「信仰之錨」──萬變而不離其宗！ 


